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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又要見底了，怎麼最近好像消耗得比較快呢……？」 
又到了該去採集物資的時候了，原本承宗總信誓旦旦地認為自己定能帶回足夠的物資，

卻總沒想過有人一起生活後那消耗速度也會變快，所以要出門採集的頻率也就跟著增

加。 
「算了，既然收容了人，養家活口就該是應盡的義務了，走吧！」 
雖然嘴上一直發牢騷，但他還是揹起了背包，往自己常去的超市出發。 
 
四處遊走的感染者愛瑪，這次在超市潛伏，等待著獵物上門。 
不過看見了有些熟悉的身影後，她沒有選擇伏擊，而是現身。 
「該不會是……小矮豆吧？」 
她將自己變得銳利的指爪藏在腰後，但那雙金色的眼眸看起異於常人。 
 
「誰？」 
在尋找可用的物資時，突然傳來說話聲，令承宗朝聲音來源看去，只見一名金眼紅髮的

女子出現在不遠處。 
「妳好，妳也是來找物資的嗎？……等等，妳剛才用什麼名詞叫我？」 
承宗一開始還禮貌地跟女子問候，但接著突然發現她似乎用了什麼名詞在叫他，而且那

稱呼好像還曾在哪聽過……正在思索之際，一直在人身上打量的目光移至她的胸前時，

倏地瞪大眼睛。 
「難道妳是……大乃寶？」 
 
「我說，你都是看胸部認人的嗎……」 
愛瑪苦笑著。 
「看來我沒有認錯呢，對了，我應該……也算是來找東西的吧。」 
 
「這樣子啊，那還真巧呢！既然如此，那咱們就一起找吧。」 
沒發現愛瑪的不尋常，承宗以為她跟自己一樣，都是要來採集物資的倖存者，因而爽快

地提出邀請。 
「不過也真是沒想到，多年不見的我們竟然還有機會再見面啊，我還以為已經見不到面

了呢。」 
 
「這段期間，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呢……」 
自從受到感染後，愛瑪的記憶便得有些曖昧，但在感染者之中她應該還算是較理性的類

型。 
「最後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都快想不起來了。」 
 
「的確是啊，短短幾年，事情卻多到很不得了的程度。」 
承宗邊走邊說，對愛瑪所說表示同意，同時也心生感慨。 



「記得那時我們應該都還是未成年的學生吧？當時的妳成長得挺快的呢，而且現在看來

似乎還更上一層樓了。」 
說到這裡，人也剛好繞到愛瑪身後，接著便突然將手往她的屁股伸去，絲毫不覺得自己

的行為有多無禮。 
 
「你也變得成熟些了——才怪，要是成熟太多我可沒辦法一眼認不出來吧。」 
彎腰恣意翻找物資的愛瑪回過頭，想做個鬼臉，卻被對方先下手襲臀。 
「唔……你要找的物資可不在我這裡？」 
 
「對呢，我不小心就因為這裡圓滾滾的而以為是否有藏什麼了。」 
被愛瑪一提醒，承宗故作恍然大悟地敲一下自己的頭並吐了吐舌頭，擺出淘氣的神情。 
「雖然外表可能看不太出來，不過我也的確是比以前成熟得多了喔，不信的話要不要仔

細看呢？」 
 
有些懷疑的愛瑪，心想對方一定在打什麼壞主意。 
「什麼？那我姑且瞧瞧吧。」 
 
「沒問題，跟我來吧。」 
其實這間超市因為庫存的物資相當齊全，因而一直都是承宗常來的地方，連帶地也讓他

對內部格局瞭若指掌。 
他就這樣帶著愛瑪往下走一層進地下室，房間裡放著一張大型雙人床，不知是不是有人

特地整理過又或是常來使用，床上比起塵埃遍布的地板明顯乾淨許多。 
「相信來到這裡，我們就可以好好確認下彼此變得多成熟了吧。」 
 
雖然愛瑪不知道對方是不是一樣是感染者，但能確定的是對方的腦袋裡肯定充滿了病

毒或是其他類似的東西。 
「正好也想休息一下呢。」 
愛瑪坐到了床邊慵懶地側躺在床上，望向承宗。 
 
「沒關係，妳就躺著休息順便看我成長了多少吧，當然我也想更深入看看記憶中的那個

大乃寶還成長了多少。」 
承宗也跟著爬上床，不過並沒有躺下，反而跨坐在愛瑪身上，樣子看起來就像在騎馬。 
 
「讓我看看吧……小矮豆的成長。」 
愛瑪曖昧的笑著，轉正面對承宗。 
 
將愛瑪的上衣往上掀，藏在底下的一對豐軟漸漸映入眼簾。 
「真不愧是大乃寶，跟那時相比真的成長了不少哪。」 
回想著那個晚上看到的愛瑪胴體，記得那時就已經很傲人了，然而現在看來明顯是今非

昔比——不只是又大了一些，還隨著衣服被掀起而展現驚人彈力，在他的眼前不停晃

動。 
「按照約定，我也讓妳看看我的喔。」 



說完便將褲子脫下，將自己股間的兇器晾出來。 
 
「不變的應該只有……你還是一樣那麼好色吧，呵呵。」 
愛瑪笑著說道，一面挪動身子，捧著雙峰將對方的凶器夾入乳溝間磨蹭。 
「放下差事，和久違重逢見面到朋友一見面就坦誠相見，這樣好嗎？」 
 
「也沒關係吧，反正我們又不是沒看過對方的，而且這也表示我們真的友情深厚不是

嗎？」 
好像真的不覺得這樣有何不妥，承宗如此說道，同時也不忘配合愛瑪的動作扭動腰肢，

讓慾柱在她的乳溝裡蟲子般地蠕動。 
 
「是說最後一次見面時吧，但是，朋友才不會做這個吧，一般來說……」 
愛瑪稍稍鼓起了臉頰抗議，隨後以手把雙峰按緊，惹得深陷其中的凶器被更加地壓迫。 
 
「換句話說，就是表示我們不單只是一般朋友的關係囉。」 
對於愛瑪所說耍著嘴皮，並用雙手撐床讓腰前後動作，使得被夾住的物體能在溝壑間進

出。 
 
「說不定……是獵物與掠食者的關係呢？」 
愛瑪虛張聲勢的張嘴作勢要咬，最後一口含住由乳溝上側突出的凶器前端。 
感染者的唾液就像是媚藥一般，立刻使得承宗的下體愈發脹熱。 
 
「哼嗯……以前都沒感受過，沒想到愛瑪這麼有本事哪。」 
以為快感只是因為被吸舔與夾擠雙管齊下而產生，承宗不禁為之哆嗦，完全沒發現有何

不對勁。 
「那如果照這比喻來看，差不多就等於我是被捕獲了的獵物囉。」 
 
「呣唔，小矮豆還蠻有自知之明的嘛……在這種絕境下求生當然要點本事囉。」 
愛瑪吐出了被舔得溼亮的部份。 
「那麼……也該換人家舒服一下了吧？」 
 
「也是呢，畢竟不能只有我被服務到嘛。」 
胯下的物體被解除了拘束，承宗也就得以從人家身上起來，隨後退至她的雙腿間，把遮

蔽下頭的布料予以褪去。 
「這次，就換我來嚐嚐大乃寶這裡的味道吧。」 
說完便伏下身子，開始細細舔拭有著漂亮顏色的秘部。 
 
「唔……果然叫綽號還是哪邊怪怪的。」 
「如果說現在起想要以名字互稱的話，能嗎？」 
愛瑪分開了雙腿，感受著對方的舌尖掠過自己纖細而敏感的秘境。 
儘管覺得對方可能有些急色，但不得不承認對方的技巧相當熟練。 
「哼呀……你不是也挺厲害的嗎……嗚！」 



被點燃慾火的女孩，臉頰發燙了起來，期待著被造訪的花園泛出春水。 
 
「嗯？大乃……啊不是，愛瑪妳的意思是這樣嗎？」 
聽到對方所說，承宗話說到一半便改了稱呼，並抬頭看著人人家的臉，彷彿在確認她的

意思。 
「不過愛瑪妳這裡也是很厲害哪，我只是輕輕舔了下而已，就已經迫不及待地湧出大洪

水來了。」 
說完，又低下頭繼續動作。 
 
「對、對的！……承宗。」 
愛瑪與他對上眼後，自個兒倒也喊得不習慣了。 
「等等……不要這樣說人家呀，真是的！」 
明明沾滿承宗嘴邊的花蜜，才有著令人意亂情迷的費洛蒙，但愛瑪反倒卻是最按捺不住

的那個。 
「那個……想要了，可以的話，我幫你給戴上吧？」 
她小聲說完，找出保險套來。 
 
「要戴啊？真有點出乎意料呢。」 
由於這裡是超市附屬的情色旅館，所以放有各式各樣的情趣用品與保險套一點都不奇

怪，只是承宗對於愛瑪要他戴套的這件事稍微訝異了些。 
不過即便如此，他也沒有表示反對，決定照著愛瑪的意思去做。 
「好吧，那就麻煩妳囉。」 
說完，便改在床上呈高跪姿，以利愛瑪動作。 
 
愛瑪啣著保險套，一輪吞吐之後將那薄膜給套上，接著冷不防地將承宗給推倒在床上，

同時往對方身上跨去。 
「你呀，得多小心外頭的感染者，可別被感染了呀。」 
一手托著微微發燙的凶器，隨著女孩往下一坐，順勢將其引導至窄而濕滑的小徑中。 
 
「感染……？什麼意ㄙ……呼嗯……！」 
聽到愛瑪所說，承宗先納悶了下，但還來不及深究就因為自己的東西進入愛瑪體內而被

打斷了思緒。 
「這就是……愛瑪裡面的感覺嗎？」 
第一次進入久未謀面的好友體內，雖然隔著一層薄膜，但那觸感還是讓承宗忍不住發出

呻吟，神情想必也變得很滑稽。 
 
「承宗真是的……」 
愛瑪瞇起金色的眸子，在對方耳邊輕聲繼續說著： 
「——跟我做，不戴套的話，會被感染的哦。」 
女孩吮弄、品嘗著男孩的耳珠。 
當她柔軟的臀部沉到了底，長舒了一口氣的她似乎很享受這一切。 
 



「欸……？愛瑪妳……？」 
聽到這樣的告白，承宗不禁感到訝異，昔日好友已經成了感染者？怎麼這樣的事會發生

在她身上？ 
雖然感到錯愕，但他現在無暇去思考這些事，因為從下半身傳來的快感彷彿在告訴他

「先別去糾結那些事了，爽完再說吧！」讓他反射性地伸出手，按在愛瑪的臀上，接著便

開始由下而上動作起來。 
 
「承宗在某些地方很遲鈍，總要我說出口……你才明白呢。」 
順從感染者本能的她早已拋棄了身為人的道德觀，但卻感覺自己心底對於故人的情誼，

似乎還有道底線不能踰越，只不過她自己也不知曉，驅動著她扭起腰桿的慾望，會不會

再晚點便燒斷最後僅存的理智。 
「……傻瓜。」 
柔媚的喘息與呻吟間，穿插著她無奈的輕嘆，卻被床墊的彈簧因兩人的碰撞而嘎嘎作響

給蓋過。 
 
「不過……雖說現在的妳已不同於以前的妳了，但要我說的話……妳依然是妳。」 
對於故友的變化，承宗似乎不以為意，甚至明白表示了自己不會因此就對她另眼看待。 
「說到這個，我突然想起來了……不知妳是否還記得，那個晚上我們打的賭？」 
回想起過往的事，讓他開口詢問，雖然在此同時他正做著將臉埋進人家胸中磨蹭，這種

像在撒嬌又像在襲胸的行為。 
 
「那時候我老是欺負你吧……雖然說彼此彼此，但那時候你會在賭贏之後提那個要求，

真的嚇到了呢。」 
愛瑪撫摸著懷中男孩的髮絲。 
「不對，印象有點模糊了呢，我想要你告訴我。」 
 
「愛瑪不太記得了嗎？就是那次……我們有拿在十分鐘內尻槍來打賭，贏的可對輸的提

出個要求。」 
由於已經是多年前的事，承宗也得用力回想才能想起一些內容。 
「結果那時……我贏了，於是我就跟妳提出交往的要求，是這個樣子的。」 
 
愛瑪輕輕笑了。「什麼呀，那樣的賭注……好傻好天真呢。」 
「我想，雖然過了很久，願賭就要服輸呢。」 
 
「那麼，愛瑪的回答是什麼呢？那時妳曾說過隔天會給我答覆，沒想到卻突然發生這樣

的事……結果從那之後我們就一直沒見到面，連帶地我也一直不知妳的答覆……」 
雖然已經過了很久，不過承宗還是想知道答案。 
 
「我已成為感染者，循著本能狩獵的怪物。」 
「即使這樣，你也想知道答案？」 
 



「是的，畢竟再怎麼說，這件事都還是該有個結果的，就算已經拖過了那麼多年也一

樣。」 
承宗回應道，明白表示了他還在等待愛瑪的答覆。 
 
「不管是當時或現在，我都願意哦。」 
回覆之後，愛瑪再度帶起、加快兩人交合的節奏。 
「……你像是撲向火焰的飛蛾呢，真令人擔心。」 
 
「不過這也算值了，因為總算等到妳的回答了。」 
配合著人家腰部的動作，自己也伸手環抱著人，同時將腰不停往上頂。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不同了，但我還是很高興，這一來就算是了無牽掛了。」 
說完，彷彿不在意自己會否遭到感染，將嘴往對方唇上湊去。 
 
柔軟的唇瓣交疊，試探的舌尖深入……交換著溫熱溼黏的唾液，在令人窒息的前一刻才

分了開來。 
「……說得好像是最後一面似的，這樣會讓人有點感傷的。」 
愛瑪捏了一下承宗的臉皮。 
 
「畢竟很久沒見到面了，所以會對遲遲未來的答覆有些掛懷啊，而且既然重逢了，那也應

該就不會再有久別的情形了。」 
雖然是會感傷，不過也明確表示了是因為終於再次見面且得到遲來的答覆而感傷。 
這時，想起在營地還有已經跟自己同居的人在，雖然可能會有很多要解釋的，但那就往

後再說，先把現下的事解決吧。 
「愛瑪，我感覺好像就快了……」 
 
「倖存者與感染者保持聯繫嗎？聽起來很危險呢，不過……我喜歡。」 
愛瑪的喘息變得淺而急促，絞夾著肉棒的膣穴於每回的抽送間陣陣緊縮。 
「這邊也快忍不住了，所以……隨時都可以哦，承宗。」 
 
「好喔，那我們就一起去吧……嗯！……」 
雙手摟住愛瑪的腰，伴隨著一聲悶哼，把高潮的精華全部洩出，到深處時又因為保險套

的關係而被盡數接下。 
 
「哈啊、哈啊……」 
高潮過後，從承宗身上下來的愛瑪，趴在對方的胸膛上聆聽那略為急促的心跳聲，感受

著活人才擁有的溫度。 
 
「從那之後就沒再碰過愛瑪的身體了，真令人懷念哪……」 
雙手一直緊緊摟著不放開，使自己可以重新回味以前曾有的那感覺，雖然這次才是二人

第一次發生關係。 
良久，他這才從對方體內退出，並將裝滿自己液體的薄膜取下。 
 



「只懷念我的身體嗎？好色呢……」 
愛瑪笑著說道，坐起身來著手整理衣物。 
 
「當然不只囉，能跟多年不見的好友再會本來就很讓人感動啦。」 
愛瑪起身後自己也跟著起來，把套子打結後將脫下的褲子重新穿好。 
「對了，既然妳現在是感染者，那也就是說妳是四處遊蕩的囉？」 
似乎想到了什麼，而這樣開口提問。 
 
「基本上算是這樣吧……怎麼了嗎？」 
整裝好的愛瑪，重新將馬尾紮了一次。 
 
「如果不介意……我的營地附近有些地方還挺適合住的，妳要不要乾脆來定居呢？」 
提出當鄰居的邀請，好像沒發覺找感染者做鄰居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是嗎？那麼，就先看看再說好了呢。」 
愛瑪笑著回應，輕快的床邊站起身來。 
 
「真高興妳願意考慮呢，這樣我們應該能常常見面囉。」 
聽到愛瑪的回答，承宗也笑著回應，並且湊到人家身邊耳語。 
「當然如果愛瑪有需要，咱們應該也可以偶爾『私會』喔。」 
 
「……傻瓜！見到感染者還撲過來的倖存者，大概只有你一個吧。」 
對於承宗的說法感到害羞，愛瑪忍不住稍稍推了對方一下，接著露出苦笑。 
 
「妳也知道，我的性格就是這樣啊。」 
絲毫不覺得有何不妥，同時也對自己的落落大方表示自豪。 
「雖然關係可能不太會像以前那樣，不過往後的日子還是多多指教囉。」 
下床後朝對方伸出手，表示邀請人一起離開這裡。 
 
「很高興終於找到你了，未來也請多指教。」 
愛瑪搭上了承宗伸過來的手，準備一起離去。 
 
於是，曾經的青梅竹馬雖然因為突如其來的事故而分開，且彼此的身分也已有不同，但

總算是獲得了重逢，而這友誼也將以特別的新形式繼續下去。 
 
＝ ＝ ＝ ＝ 完 ＝ ＝ ＝ ＝ 
 
字數統計：3260、2036 
 


